【宣评推荐】

弹簧、胶泥及其他
（经管穆伟天推荐，2013年3月3日）

推荐理由：“不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。”有时候，有些问题，有些人，有些事，没必要争论，因为，这本质本无意义。

●说的不是铁丝做的那东西，说的是生活中的一种人。他向我介绍：“这种人你可千万别跟他打交道。一旦打上交道了，你就得踩着他，踏住不放，他就老实了。别心软，你一心软，脚下一松劲，那家伙就要蹦起来。没办法，你还得接着踩住他。这一回你要更使劲，比上一回小了还不成，不留神，松了脚下的力气，那家伙蹦得更高。信不信？一是别沾上，二是沾上了别心软，三是一心软就会跟你较上劲。”我想想，是有这样的人，说是弹簧，也像也不像，起初不当心打上交道了，就像踩了狗屎，想脱身比想踩着它更迫切，但脱不了身，那狗屎变成了胶泥或是沥青，粘在脚上甩不掉。使劲拔出脚来，那胶泥又变成弹簧借势弹起来，甚至反弹到脸上，弄得你鼻青脸肿。唉，是弹簧，又是狗屎，还是胶泥，变来变去，叫你无法脱身。这类人你也遇到过？啊，看来还真有这么一族。 
●不光是人，旧屋老宅里，那些饿了三年的臭虫，也这么厉害。没见过臭虫？这是你的福气，但也保不住你这辈子不遇上它。臭虫、跳蚤、虱子，这三种虫子，都是以吸人血和动物血为生。虱子多随人寄生，寄生性强，衣服被褥都容易成为它的寄生处。跳蚤是环境寄生，一闻见人味，就跳起来咬你一口，咬了就跳走，不与你起腻。臭虫多是藏在旧宅老屋的墙缝木隙里，没有人，饿上它两年三年也不死，比纸还薄的小指甲盖那么大的皮屑，一旦逮住谁吸上一回血，胀得像一颗红宝石。三种小虫，都靠吸血为生，虱子随人寄生，躲躲藏藏，咬起来也“斯文”，像那些靠着主子吃主子的奴才。跳蚤是小偷，偷了你的血，立马就溜。臭虫厉害，三年不咬人，咬着就吸个够。这三种吸血虫里，臭虫咬人的后果最严重。一是它吸血量大，你想想，要够它三年消化的，少了行么？血吸多了，人痛起来怎么办？原来，臭虫在吸血的时候会同时放出麻醉液，让人浑然不觉，等到麻醉失效，被咬处肿起大包，又痛又痒又烫，这时，臭虫早已逃出你的搜索区了。啊，你说这类东西，你也见过，人群中也有，像虱子寄生，像跳蚤偷窃，更像臭虫无耻。 
●小时候在街头常会遇到一些混混，他们并不立刻打劫，不急于摸一个皮包儿就溜，也不急着围上就抢。他们拦住你，先是挑衅，与你理论，挑逗找茬。这是流氓欺负弱者同时增加自己内部凝聚力的机会。首先他们在心理上有个定位：我就是流氓我谁也不怕；然后凭借人多势众增加凌弱的胆量，同时又多在自己胡同地面寻衅，真要逃跑时，也熟悉地形。我们都遇到过这种情形，我们也勇敢过，与之争辩，与之角逐，然后孤独而光荣地面对失败。后来，我觉得，我的成熟就在于面对小流氓叫板滋事，能够不再与之纠缠，闭上嘴，尽早地离开是非之地，哪怕后面一群小流氓“啊啊”地起哄。在这种地方这种论辩中永远是：无知者无畏，无耻者无畏，无良者无畏。 
●不是所有的挑衅都需要回击，不是所有的争论都有意义。从弹簧到臭虫，从胶泥到沥青，都让我重温那句话：“不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。”在我记忆中，那大概算最早一次用沉默面对挑衅：一个男孩，我们那条街上的小瘪三，放学拦住我，当着我的面，往路边的墙上滋尿，尿的印渍高过他的头顶。“你小子行吗？有本事比我尿得高吗？”我没有回答，因为我不想比他尿得高，同时，我也知道纵然努力尿得比他高，也并不会让我快乐。
（推荐者注：本文来自《杂文选刊》2012年，原载自2012年2月20日《工人日报-家园》。）
（注：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：2013年3月8日。）
—２—
—３—

